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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中的詈罵語研究 

宋韻珊 

摘 要 

本文以《漢書》裡的詈罵語為研究對象，分別從詞義內容、語用情境

與社會文化三個面向進行探索，試圖釐析《漢書》中詈罵語的類型與所以

產生這些詈罵語的背後成因。經過探究，共得出「對不法份子、奸臣、非

尋常人、豪富的貶稱」、「對俘虜與異族的貶稱」、「對年輕人、商人、讀書

人、軍人、婦人的貶稱」、「對奴婢、倡優、雇傭之人的貶稱」、「以動物類

或物品詞語來罵人」與「其他」等六大類詈語；又從「從華夷之別到地域

觀念的建立」、「地方豪富的橫行與擴張」、「神鬼巫術與民間信仰」、「漢代

的奴婢地位與法規」四方面來解析之所以產生這些不同詈語的社會文化成

因。由此獲悉詈罵語的產生有其時代性與地域性，解析詈罵語的詞義和語

用目的除了是詞彙系統的研究外，也同時是對社會文化層面的剖析與觀察。 

關鍵詞：漢書、詈罵語、詞義、語用、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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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詈語即罵語，也可稱為詈罵語。詈罵語的產生乃是基於對忿怒、不滿

等心裡情緒的抒發而生，因此，詈語的構成可包含三要素：罵語、罵意與

罵態，其中又以罵意和罵語為詈罵語的核心部份。江結寶（2000：101）即

提出罵意和罵語是構成詈罵的兩個充分條件，因為「罵意是體現罵者消極

的情緒和情感，包括：譴責、指斥、批評、嘲諷、厭惡、憎恨、仇視、威

脅、損毀、中傷、侮辱等等」；而「罵語是詈罵的備用材料，是語言角度的

概念。言語中，詈語可以載負罵意，但也可以不含罵意；同理，罵意可以

借罵語載負，但也可以不用罵語」。因此，江氏（2000：102）主張「在一

個語言現象中，只要包含這兩個基本要素中的一個，即可認定為詈罵」。

個人雖基本上同意江氏所言，但有時在某些語境中即使不使用罵意和罵

語，卻呈現出罵態的，也可歸入詈罵語。是以，本文在判斷《漢書》裡的

詈罵語時，雖以江氏所言定義為主要參考根據，但也將罵態列入考量。 

二、詈罵與譴責的分野 

個人於 2016 年時曾就《史記》中的詈罵語進行初步探究，當時主要以

直接使用「詈」或「罵」字以及相關的詈罵語詞進行檢索考察。然而在研

究過程中卻也意識到，當直接使用「詈」或「罵」字時，固然屬於詈罵詞

或詈罵行為無疑，但有些似乎也具有譴責或責備意味的詞，如在語句中若

出現誶、誚、譙、誅、讓、簿責等詞時，是否也同樣具有責罵意味？1這是

需要釐清與注意的。因此，個人此回在觀察《漢書》中的詈罵語時，便將

這些詞語也納入觀察，以下分別列舉說明： 

A. 誶─《漢書》中有 3 例，意義分為兩類： 

1. 告也或「誶音碎」─有 2 例，如：「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

獨壹鬱其誰語？」（李奇曰：「誶，告也。」顏師古曰：「誶音碎。」）（《漢

書•賈誼列傳第十八》）；「既誶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顏師

古曰：「誶，告也。……誶音碎。」）（《漢書•敘傳第七十上幽通之賦》）

此 2 例中的誶字皆無罵意。 

2. 罵或責備─有 1 例，如：「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

張晏曰：「誶，責讓也。」）（《漢書•賈誼列傳第十八》）此例明顯有詈

罵之意。 

 
1 此點承蒙當初（2016 年）擔任拙文特約討論人的吳瑞文教授提醒與建議，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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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誚─《漢書》中有 2 例，有責備或罵之義。如：「子孫小吏，來歸謁，

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漢

書•萬石衛直周張列傳第十六》）「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

（師古曰：「誚，責也。」）（《漢書•司馬相如列傳第二十七》）以上 2 例

中的誚字皆有責備或罵之義，屬於詈罵語。 

C. 譙─《漢書》中有 9 例，意義分為兩類： 

1. 地名─有 5 例，限於篇幅以下僅舉 2 例如：「豐、鄲、譙、蘄……。」

（《漢書•地理志第八上沛郡》）「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

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漢書•陳勝項籍列傳

第一》）或為地名或為門上高樓，與詈罵無關。 

2. 責備或罵─有 4 例，如：「噲因譙讓羽。」（顏師古曰：「譙讓，以詞

相責也。」）（《漢書•劉邦本紀第一上》）「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

讓召布。」（顏師古曰：「譙讓，責之也。」）（《漢書•韓彭英盧吳列傳

第四黥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顏師古曰：

「譙，責也。」）（《漢書•樊酈滕灌傅靳周列傳第十一樊噲》）「元封二

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顏師古曰：「譙，責讓也。」）

（《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第六十五朝鮮》）以上 4 例中的譙字有 3

例是以「譙讓」連用形式出現的複合詞，皆有責備義，尤其是樊噲責

備項羽時的態度，根本同時具備罵意與罵態。 

D. 誅─《漢書》中共有 920 個詞條，文例數量雖龐大但基本上不脫離具

有殺或剿滅之義，今舉 4 例如下：「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

誅蕭、曹。」（《漢書•高帝劉邦本紀第一上》）「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

居南方長治之……。」（《漢書•高帝劉邦本紀第一下》）「章欲與太尉勃、

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漢書•高后呂氏本紀第三》）「高祖十一

年，誅陳豨，定代地……。」（漢書•文帝劉恆本紀第四》）從以上 4 例

可看出，誅字在《漢書》裡的詞義主要仍集中在誅殺、討伐、剿滅等實

質行為上。而綜合《史記》與《漢書》中的誅字義，尚未出現以口頭誅

滅或譴責、詈罵之意，顯示當時可能尚未發展出以口頭討伐誅滅他人的

用法，因此在此處不能算是詈罵詞。 

E. 讓─《漢書》中共有 217 個詞條，文例數量頗眾，經整理歸納其詞義

後，基本上有四類：1.為人名或字、號名；2.有謙讓、辭讓、不爭之義；

3.有責備或詈罵之意；4.同「攘」。今分別列舉數例如下： 

1.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漢書•敘例》）此為當字解。 

2. 「蕭、曹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高祖。……

高祖數讓。」（《漢書•高帝劉邦本紀第一上》）此處當辭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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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漢

書•劉邦本紀第一上》）「蓋胥侯讓河間獻王子。十越癸酉封，十四年，

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漢書•王子侯表第三上》）「光讓安世，以

為泄語，安世實不泄，召問勝。」（《漢書•五行志第七下之上》）「秦

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顏師古曰：「讓，謂責也。」）（《漢書•

陳勝項籍傳第一》）「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黶、陳釋往讓餘曰：『始

吾與公為刎頸交……。』（《漢書•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從以上這些文

例觀之，讓字多帶有責備義，有時甚至帶有詈罵意味，如樊噲、張耳

文例屬之，說明漢代時期的「讓」字已經可當詈詞使用。 

4. 「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以風化天下。」（顏師古曰：「攘，古讓

字。」）（《漢書•禮樂志第二》）此處攘、讓為同義詞。 

F. 簿責─《漢書》中有 10 例，有責備之義，如：「吏簿責亞夫，亞夫不

對。」（《漢書•張陳王周列傳第十周勃子亞夫》）「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

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顏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

也。」）（《漢書•竇田灌韓列傳第二十二》）「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

自殺。」（《漢書•景十三王列傳第二十三臨江閔王榮》）「青欲使使歸報，

令長史簿責廣，廣自殺。」（《漢書•衛青霍去病列傳第二十五》）「呼韓

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漢書•匈奴列傳第六十四下》）簿責

一詞原本即具有責備、責問之義，雖然文例中不乏簿責甚急的字眼，但

是否因此帶有詈罵之意，個人觀察《漢書》中的文例後，認為此詞雖有

責備義，但尚稱不上為詈罵語。 

本小節所列 6 個詈詞中，在誶、誚、譙、讓等文例與詞義中，明顯帶有詈

罵意味，其他詞語則雖有責備或譴責意味，似乎並不能算是詈罵詞，但因

誅和簿責確實可用來罵人，可算是詈詞的備用材料，因而也可納入詈罵語

範圍中。 

三、《漢書》中的詈罵語詞義分析 

本文利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來檢索並統計《漢書》裡的

詈罵語詞，個人將可能被使用為詈罵語的詞語進行檢索，並將《漢書》中

有的詞語進行統計分類，以下將所檢索詞語分為「對不法份子、奸臣、非

尋常人、豪富的貶稱」、「對俘虜與異族的貶稱」、「對年輕人、商人、讀書

人、軍人、婦人的貶稱」、「對奴婢、倡優、雇傭之人的貶稱」、「以動物類

或物品詞語來罵人」與「其他」六大類，各類之下再細分小項說明其語義

內涵，必須說明的是，所有文例統計僅限於正文，不包括注釋索隱內出現

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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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不法份子、奸臣、非尋常人、豪富的貶稱 

A. 賊─《漢書》中「賊」詞條數量眾多，有 374 條，統計其中詞義共有

四類： 

1. 危害人民的人─如：「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是衰，百姓愁怨，靡所錯

躬。」（《漢書•哀帝劉欣本紀第十一／元壽元年》）「百寮各修其職，

惇任仁人，退遠殘賊。」（《漢書•成帝劉驁本紀第十／河平元年》） 

2. 害，傷害，當動詞用─此類例子頗多，如：「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

退。」（《漢書•哀帝劉欣本紀第十一》）「煬侯始昌嗣，元光四年為人

所賊殺。」（《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年未滿七歲，賊鬪

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漢書•刑法志第三／

刑》） 

3. 偷或搶劫財物之人─這類的例子也相當多，如：「元元大困，流散道

路，盜賊並興。」（《漢書•元帝劉奭本紀第九／永光二年》）「冬十一

月，詔曰：『乃者己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並起。』」（《漢書•

元帝劉奭本紀第九／永光二年》）「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漢書•食貨志第四上／食》） 

4. 邪的，不正派的─如：「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

（《漢書•五行志第七中之上／貌羞／恆雨》）「劉歆以為螽為穀災，卒

遇賊陰，墜而死也。」（《漢書•五行志第七中之下／聽羞／介蟲之孽》） 

 考察「賊」字的本義，《說文解字》中提到「賊，敗也。從戈，則聲。」

此字原本的造字本義是當動詞用，指殺人越貨、搶劫財寶，相當於 2.的詞

義。後來才衍生出名詞，指竊取他人財物的小偷，如 3.的詞義。1.4.兩類

詞義則又是後來出現的引申義。綜上四類詞義來觀察，雖有邪猾、殘殺

等貶義，但無罵意。 

B. 賊臣─指卑賤的奸臣，有 11 例，如：「氐，天子之宮，熒惑入之，有賊

臣。」（《漢書•天文志第六》）「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

成二世。」（《漢書•武五子列傳第三十三／昌邑哀王髆》）這些文例中的

賊臣雖有貶斥義，卻無罵意。個人在觀察《史記》與《漢書》中的「賊

臣」一詞時，發現二書都是指淆亂朝中、令君王煩惱頭痛之臣子，其

中有些甚至帶有亂臣賊子之義。賊原本指盜竊之徒或是偷盜的行為，

卻拿來指稱臣子，顯然是將賊輩的無恥卑賤移轉至朝臣身上，羞辱意味

濃厚。 

C. 亂臣／亂臣賊子─指淆亂朝政的奸臣，前者有 15 例，後者有 5 例，如：

「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漢書•天文志第六》）「蓬星出，必有

亂臣。」（《漢書•天文志第六》）「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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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中，……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漢書•天文志

第六》）「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漢書•敘傳第七十上》） 

 檢視《漢書》中的「亂臣」文例，雖有批評義，但語氣不足以構成詈語；

反而是屬於「亂臣賊子」的文例，在語境中多有痛斥譴責之意，應屬詈

罵語。 

D. 孽─詞義有三類，共有 65 例，今分列如下： 

1. 指小子、晚輩或是妾所生庶出子女─如：「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

（《漢書•武帝劉徹本紀第六／元鼎四年》）「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

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

天子。」（顏師古注曰：「孽，庶也。嬖，愛也。」）（《漢書•楚元王列

傳第六／劉向》） 

2. 指邪惡妖孽或惡因、惡事─文例頗多有 42 例，如：「姦偽不萌，祅

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漢書•禮樂志第二／樂／西顥五

鄒子樂》）「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也。」（《漢

書•五行志第七中之下／聽羞／魚孽》）「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

有華孽。」（《漢書•五行志第七下之上／思羞》） 

3. 疑也，有懷疑之義─僅有 1 例，如：「通關去塞，不孽諸侯。」（如

淳注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漢書•爰盎鼂錯

列傳第十九／鼂錯》） 

 以上三類孽字詞義或是指孽妾孽子，或是指因天災所衍生之異象災害，

雖有貶抑之義，但無罵意。至於後世以「孽子」、「造孽」、「孽畜」等詞

來罵人，顯然是在孽的語義基礎上進一步賦予罵義。 

E. 非人─詞義有三類，今舉例如下： 

1. 非人力或人為之意─如：「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漢書•文帝劉

恆本紀第四》）「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漢書•公孫劉田王

楊蔡陳鄭列傳第三十六／楊敞子惲》） 

2. 非一般人或有特異能力者─「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漢書•

季布欒布田叔列傳第七／欒布》）「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

天之所建也。」（《漢書•酈陸朱劉叔孫列傳第十三／陸賈》） 

3. 斥責他人不符人倫或人臣禮節─如：「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

所迫切……。」（《漢書•文三王列傳第十七／梁懷王揖》）「當行者或

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漢書•司馬相如列傳第二十七下》） 

 以上三類詞義其實都是以「非+人」的構詞形式來說明，這顯示了《漢書》

中尚未出現以罵人家不是人的「非人」語義來進行詈罵，而且只有第三

類帶有責備意味，但還不算詈罵語。 

F. 大豪─詞義有二類，今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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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魁帥、首領─有 2 例，如：「夏五月，羌虜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

玉、酋非首。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顏師古注曰：「蓋首惡者，唱

首為惡也。大豪者，魁帥也。楊玉及酋非皆人名，言斬此二人之首級

耳。」）（《漢書•宣帝劉詢本紀第八／神爵二年》）此處指楊玉為首惡

大豪，顯然具評斷斥辱意味。 

2. 指富豪之家─有 4 例，如：「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

中苦之。」（《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十六／尹翁歸》）「舞文巧，

請下戶之猾，以動大豪。」（顏師古注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

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

（《漢書•酷吏列傳第六十／王溫舒》）以大豪的兩類詞義觀之，有諷

刺批評之意。 

G. 豪強─指為禍地方的豪富強勢之家，有 3 例，如：「延年乃選用良吏，

捕（繫）（擊）豪強，郡中清靜。」（《漢書•杜周列傳第三十／子延年》）

「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

四亡也。」（《漢書•王貢兩龔鮑列傳第四十二／鮑宣》）豪強為禍地方，

形成地方官的心頭大患且危及治安，為民不聊生的原因之一，此處的豪

強帶有批評斥責之義。 

H. 豪富─指大富人家或地方富豪，有 7 例，如：「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

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漢書•食貨志第四上／食》）「是時，豪富

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漢書•食貨志第四下／貨》）

此處的豪富指巨富之家，有貶義但非罵詞。 

I. 豪猾─指地方豪富奸滑之人（臣），有 5 例，如：「濟南瞷氏宗人三百

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瞷氏首惡，

餘皆股栗。」（《漢書•酷吏列傳第六十／郅都》）「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

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吏不能禁。」豪猾指財勢及地

方權勢龐大的地方惡霸，其無法無天的作惡行徑，連官府都束手無策。 

J. 豪黨─指地方豪富結成群黨，僅有 1 例，如：「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

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漢書•食貨志第四上／食》）

此例也是對豪富之徒的貶義。 

K. 惡人─指奸邪之惡人，有 3 例，如：「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

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毀君侯。」（《漢書•竇田灌韓列傳第

二十二／田蚡》）此例之惡人，非詈語，但有貶義。 

L. 惡少年─義有二類，共 4 例： 

1. 指無賴子弟或不良少年─如：「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

亡者，屯遼東。」（顏師古注曰：「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漢書•

昭帝劉弗本紀第七／元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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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善打鬥或好打鬥的少年─如：「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漢書•張騫李廣利列傳第

三十一／李廣利》）以上兩類詞義雖有批評之貶義但尚不及詈罵。 

M. 惡子─指不良少年，僅有 1 例，如：「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

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顏師古注曰：「惡子，

不承父母教命者。」）（《漢書•酷吏列傳第六十／尹賞》）惡子一詞不見

於《史記》，此例所言雖非詈語，但有貶義。 

綜合以上 13 種詞語的語義內容來看，除了亂臣賊子在文例中是明確被

當做詈語使用外，大豪、豪猾、豪強類的詞語也因為禍地方甚鉅，以其惡

勢力魚肉鄉民甚至與地方官抗衡，自成一股私人霸權，變成政府的心頭大

患，因而此類相關詞語也帶有斥責詈罵意味。其他的詞語在《漢書》中或

是因撰寫體例的緣故，這些詈詞常出現於敘述文字中而非對話裡，因此無

法凸顯其本身作為詈罵語的本質，使其多半僅具貶義，而無罵意。但也因

這些詞往往具有貶義，當其具有罵意的條件因素時，就能夠形成詈罵語的

備用材料，是以這些詞仍可歸入詈罵語範圍中。2 

（二）對俘虜與異族的貶稱 

A. 虜─《漢書》中「虜」詞條的數量也非常多，共有 393 條，統計詞義

共有四類： 

1. 指俘獲，當動詞用─如：「羽大破秦君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

（《漢書•高帝劉邦本紀第一上》）「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漢

書•文帝劉恆本紀第四》） 

2. 指被俘獲的人，當名詞用─如：「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

若非漢王敵也。』」（《漢書•高帝劉邦本紀第一上》）「青至龍城，獲首

虜七百級。」（《漢書•武帝劉徹本紀第六／元光六年》） 

3 古代對北方外族的貶稱─如：「成至浚稽山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

山，虜引去，因降車師。」（《漢書•武帝劉徹本紀第六／征和三年》）

「夏五月，羌虜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漢書•宣帝

劉詢本紀第八／神爵二年》） 

4. 指叛賊，反叛軍─如：「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賊

靡碎。」（《漢書•王莽列傳第六十九下》）「軍人入殿中，謼曰：『反虜

 
2 本文的特約討論人淡江大學中文系曾昱夫教授建議，可將原本是罵詞但因文字敘述關係而

顯不出罵意的這些詞，視為詈罵語的備用材料，如此便可解釋為何明明是罵詞但卻僅具貶

義的問題。個人從善如流，並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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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安在？』」（《漢書•王莽列傳第六十九下》）「太子懼，不能自明，

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

也！』太子繇是遂敗。」（《漢書•蒯伍江息夫列傳第十五／江充》） 

 以上四類詞義中只有 4.中的反虜與趙虜當用來指稱反叛者或叛賊而言時具

有罵意，尤其文例中直指王莽為反虜，又有「罵曰：趙虜」的詈罵語出

現，斥罵意味極為明顯。 

綜觀《漢書》中的「虜」，當拿來指稱異族時，既可用來指匈奴，又可

用來指羌族、番禺、烏桓、朝鮮等異族，甚至中國境內較偏僻之區如青、

徐、荊、楚等地也被稱為虜，此由「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

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於是青、徐、荊、楚之

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

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漢書•食貨志第四下／貨》）可知，可見虜字詞

義涵蓋之廣。 

既然「虜」可指異族，個人也檢索了《漢書》中的「羌虜」、「胡虜」

詞例，二者皆指北方或西北地區的異族，其中羌虜有 24 例，胡虜有 9 例，

今舉例如下： 

B. 羌虜─「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列傳

第三十九／趙充國》）「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

（《漢書•馮奉世列傳第四十九》）顏師古在注釋中說：「羌虜，即羌賊也」，

此說充滿貶義，也說明漢代常用羌虜指稱西北異族。 

C. 胡虜─「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

（《漢書•爰盎鼂錯列傳第十九／鼂錯》）「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

中蚤蝨。」（《漢書•王莽列傳第六十九下》）《漢書》中的胡虜一詞專用

來指匈奴，不指其他異族，雖非詈語，也是貶義詞。 

 除了虜、羌虜、胡虜等用來指稱周邊異族的名詞外，個人也一併檢索了

「夷狄」（有 58 例）、「戎狄」（有 16 例）、「戎夷」（有 2 例）、「夷蠻」（有

1 例）、「蠻夷」（有 93 例）、「戎蠻」（有 3 例）等六個詞語，發現這些詞

語雖然主要是指中國周邊的四方異族，但在夷狄與蠻夷二詞中，也可用

來指稱蠻族偏僻之地或吳、粵、秦、楚等非中原地區的族群，以下舉幾

個文例來說明： 

D. 夷狄─「夷狄無義，所從來久。」（《漢書•武帝劉徹本紀第六／元光

六年》）「秦、楚、吳、粵，夷狄也，為彊伯。」（《漢書•天文志第六》）

此處的夷狄既指異族也可貶稱中國南方與西北偏僻地區的居民。 

E. 戎狄─「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漢書•蕭

望之列傳第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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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戎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酆鎬，放逐戎夷涇、

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漢書•匈奴列傳第六十四上》） 

G. 夷蠻─「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能遐征，從之夷蠻。」（《漢書•韋

賢列傳第四十三／子玄成》） 

H. 戎蠻─「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楚也。」（《漢書•五行志第七下

之下／五行皆失二／日食》） 

I. 蠻夷─「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有丞。」（《漢書•百官公卿表

第七上》）「冬，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邸門。」（《漢書•元帝劉奭

本紀第九／建昭三年》）「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漢

書•郊祀志第五上》）「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南面

稱王；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

王。」（《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第六十五／南粵》）此處的蠻夷既可

用來指稱周邊異族，也可指稱中國南方偏僻地區的居民，連朝鮮族也被

稱為朝鮮蠻夷，語意範圍雖廣泛，卻能明白顯示華夷之別。 

綜合以上多個用來指稱異族的詞語來看，雖表面看似多半僅具貶義而

無罵意，但實際上當以夷狄、蠻族、胡虜、反虜來指或是異族或是反賊時，

輕蔑貶斥意味其實已極為明顯。正如後來明朝人稱蒙古人為韃子，現今美

國白人罵黑人為黑鬼一般，實則帶有蔑視斥辱心態，尤其《漢書》中又拿

稱異族的虜來指稱漢人中的叛賊或叛徒（如反虜、趙虜），因此異族稱謂詞

在《漢書》中確實是可當詈罵語使用的。 

（三）對年輕人、商人、讀書人、軍人、婦人的貶稱 

《漢書》裡的「小子」（有 28 例）、「小人」（有 34 例）、「豎子」（有 9

例）、「牧豎」（有 2 例）、「賈豎」（有 5 例）、「愚儒」（有 1 例）、「腐儒」（有

4 例）、「將種」（有 1 例）、「役夫」（有 1 例）、「蒼頭」（有 4 例）、「姦夫」

（有 1 例）、「婦人」（有 43 例）等 12 個詞語，分別用來指稱年幼、職業低

下或社會地位低下之人，具有貶義。今分別列舉如下： 

A. 小子─小子一詞在《漢書》中的詞義可分為兩類： 

1. 指稱謂或排行小的─如：「平干征和二年，頃王偃以敬肅王小子立，

十一年薨。」（《漢書•諸侯王表第二》）「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

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漢書•匡張孔

馬列傳第五十一／張禹》） 

2. 自謙，指稱小輩或晚輩─如：「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

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漢書•司馬遷列傳第三十二》）「燕刺王旦

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

輔。』（《漢書•武五子列傳第三十三／燕刺王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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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一詞雖用來指稱年輕的晚輩或是謙稱，但不具詈罵意。 

B. 小人─詞義有三類，今分舉如下： 

1. 斥人品格低下，相對於君子而言─如：「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

有隙。」（《漢書•高帝劉邦本紀第一上／元年》）「世衰民散，小人乘

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漢書•禮樂志第二／樂》） 

2. 指一般平民、尋常之人─如：「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

聖人；於澤，小人。」（《漢書•五行志第七中之上／言羞／白眚白祥》） 

3. 指身高矮小之人─僅有一例，如：「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

或乘車馬，或步行，（據）（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日止。」（《漢

書•王莽列傳第六十九中》） 

 從小人的三類詞義來看，即使有指涉人品低劣的貶義，但都不算詈語。 

C. 豎子─有二義，今分舉如下： 

1. 指人名─僅有 1 例，如「穀陽豎」（《漢書•古今人表第八》）。 

2. 指罵人臭小子，或是貶低對方為無能力之人─有貶義，有時甚至帶

有詈罵義。如：「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漢

書•高帝劉邦本紀第一下／十年》）「湯怒，按劍斥延壽曰：『大眾已集

會，豎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列傳第

四十／陳湯》）此處的豎子有罵人臭小子的意味，這兩處文例也同時具

現罵語、罵意與罵態三者，屬於詈罵語。 

D. 牧豎─指牧奴、牧童，僅有 2 例，如：「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

離牧豎之禍，起不哀哉！」（《漢書•楚元王列傳第六／劉向》）「朔之詼

諧，逢占射覆，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漢書•東

方朔列傳第三十五》）2 例中的牧豎一詞雖有貶義，但無罵意。3 

E. 賈豎─對商人的貶稱，如：「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

民。」（《漢書•蕭何曹參列傳第九／蕭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

動以利。」（《漢書•張陳王周列傳第十／張良》）（顏師古注曰：「商賈之

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從顏師古的注釋可知，漢代因重

農抑商，使得商人的地位普遍低落，甚至如僮僕一般。 

F. 愚儒─斥責愚昧無知的儒生，僅有 1 例，「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

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

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漢書•張湯列傳第二十九》）

此例有罵人愚眛無知之義，為詈罵語。 

 
3 關於「牧豎」一詞在《漢書》中應該只有牧奴、牧童一義而無「比喻奸佞臣子」之義，經

個人再次檢視離析後，確認此詞在《漢書》中確實僅有牧童一類詞義，謹依匿名審查員意

見修改，特此說明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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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腐儒─指只知讀書，不通世事，迂腐的儒生，如：「項籍死，上置酒對

眾折隨何曰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哉！』」（《漢書•韓彭英盧吳列傳第

四／黥布》）此例雖有貶損批評意，但無罵意。引人注意的是，在《史記》

和《漢書》中的腐儒都有貶損意味，不過《史記》中的腐儒被斥辱的意

味更重，此由「項籍死，天下定，上至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

為天下安用腐儒。……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史

記•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據《索隱》：「腐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

之物不任用。」可見腐儒一詞在漢代有輕視貶斥士人之義，其中隱含蔑

視斥罵之義。 

H. 將種─指軍人將士，僅有 1 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

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

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漢書•高五王列傳第八

／燕靈王建》）此處說明高后對於軍人的蔑視與無視文武官職的工作權

責，竟要求身為軍官的哀王弟章於酒席間擔任酒吏，迫使章以將種自明。

此詞無罵意。 

I. 役夫─指服役之人，即戍卒，僅有 1 例，如：「敬繇役夫，遷京定都，

內強關中，外和匈奴。」（《漢書•敘傳第七十下》）。 

J. 蒼頭─詞義有二類： 

1. 指著青色頭巾的士卒─如：「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新陽，

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應劭注曰：「涓人，如謁者。將

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注曰：「蒼頭謂士卒

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漢書•陳勝項籍列傳第一／陳

勝》）「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漢書•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項籍》）。 

2. 漢代以奴僕著青色頭巾，號為蒼頭─如：「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

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漢書•

霍光金日磾列傳第三十八／霍光》）「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

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注曰：「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

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漢書•王貢兩龔鮑列傳第四

十二／鮑宣》） 

 蒼頭一詞在漢代可用在士卒或奴僕身上，雖無罵意，但有貶抑底層人民

之意。 

K. 姦夫─指邪惡譎詐之人，僅有 1 例，「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

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漢書•貨殖列傳第六

十一》）姦夫一詞在漢代雖極具輕視貶義，但無罵意，與後代用來罵別人

道德淪喪、行為敗壞的「姦夫淫婦」語義頗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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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婦人─詞義可分為兩類： 

1. 指婦女─多達 41 例，如：「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

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漢書•五行志第七／五行皆失一／射

妖》）「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漢書•地理志

第八下／韓地》）；「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漢

書•杜周列傳第三十／緩弟 欽》）「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

由婦人與群惡沉湎於酒。」（《漢書•谷永杜鄴列傳第五十五／谷永》） 

2. 比喻長相或性格如婦人般─僅有 2 例，如：「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

姁，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

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漢書•韓彭英盧吳列傳第四／韓信》）「贊

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

貌取人，失之子羽』。」（《漢書•張陳王周列傳第十／周勃子亞夫》） 

 檢視《漢書》中的婦人詞義，有些指一般婦女，為中性詞義，但也有

不少例子顯示或是婦人干政、以狐媚之術媚惑君王，或是直接認為婦

人之言不可取等，說明當時社會對婦女的評價不高，因此雖非詈語，

卻有貶損之意。也可能因婦人類詞義多具貶義，且當時女性的社會地

位低落，因此方衍生出後來以「淫婦」罵人的詞語。 

綜上 12 個詞語來看，除了「豎子」、「愚儒」、「腐儒」等詞在語境中使用時

明確具有罵意，可稱之為詈罵語外，其餘的九詞僅存有輕視意味，尚不能

算是詈語，但若將這類詞視為詈罵語的備用材料，且這些詞語確實可當詈

語使用來看，仍可將之歸入詈語範圍中。 

（四）對奴婢、倡優、雇傭之人的貶稱 

A.奴─《漢書》中奴字詞條有數百條之多，詞義主要有三類： 

1. 當地名、人名用─如：「董翳為翟王，都高奴。」（顏師古注曰：「高

奴，上郡之縣。」）（《漢書•高帝劉邦本紀第一上／元年》）「秋，蝗。

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漢書•武帝劉徹

本紀第六／太初二年》） 

2. 指奴僕─如：「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從王就獄。」

（《漢書•高帝劉邦本紀第一下／九年》）「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

庶人。」（《漢書•文帝劉恆本紀第四／後四年》）此處的奴與奴婢當奴

僕解釋。 

3. 對人或年輕小子的貶稱─如：「嬃怒曰：『奴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

處矣！』（《漢書•高后呂氏本紀第三》）「成武侯孫建，以強奴將軍有

折衝之威（侯）。」（《漢書•食貨志第四下／貨》）「今漢王嫚侮人，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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詈諸侯群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書•魏豹

田儋韓王信列傳第三／魏豹》） 

 綜合以上三類詞義，除了第一類與詈罵語完全無涉，第二類指奴僕傭人

等低階層外，第三類文例中的奴則有明顯罵意，是詈罵語。 

B. 奴婢─《漢書》中奴婢此一詞條有 57 例，詞義都是指奴僕一類，如「去

奴婢，除專殺之威。」（《漢書•食貨志第四上／食》）「陳平乃以奴婢百

人，車馬五十乘，遺賈為食飲費。」（《漢書•酈陸朱劉叔孫列傳第十三／

陸賈》） 

 從奴和奴婢的詞義與文例觀之，主要還是用來指稱供使喚勞作的僕傭之

人，非詈罵語。 

C. 婢─詞義主要指女性奴僕，共有 104 例，其中有不少文例與「奴婢」

重疊，但也有單用婢字的，如：「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

自贖者，人五十萬。」（《漢書•地理志第八下／燕地》）引人注意的是，

此類文例中有四例是使用「御婢」一詞，如：「傳至曾孫頗，尚平陽公主，

坐與父御婢姧，自殺，國除。」（《漢書•樊酈滕灌傅靳周列傳第十一／

夏侯嬰》）在《史記》中的婢字常不單用，而是組成「官婢」、「御婢」、「侍

婢」等詞來呈現，都是用來指侍奉之人。《漢書》中的御婢究竟是指女僕

還是侍妾，似乎都有可能，個人暫且存疑。 

D. 奚─奚的本義原本是奴隸，但在《漢書》中的奚字雖有四類詞義，但

都與奴隸無關，今舉例如下： 

1. 什麼，何也─如：「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顏師古注曰：

「奚，何也。」）（《漢書•高帝劉邦本紀第一下／十一年》）「孔子曰：

『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此 2 例中的奚

字都當何也解釋。 

2. 姓或是名─例子頗多，如「魯侯奚涓」、「成陽定侯奚意」、「奚仲」、

「魯公子奚斯」、「奚齊」、「百里奚」等屬之。 

3. 地名─如「平谷、安樂、厗奚、獷平……」（《漢書•地理志第八下／

漁陽郡》）；「鏤方、提奚、渾彌、吞列……」（《漢書•地理志第八下／

樂浪郡》） 

4. 動物名─僅有 1 例，如：「其奇畜則橐佗、驢、驘、駃騠、騊駼、驒

奚。」（顏師古注曰：「驒奚，駏驉類也。」）（《漢書•匈奴列傳第六十

四上》） 

 綜觀以上四類奚字詞義，與詈罵語完全無涉，此與後來以奚罵人尚有段

距離。 

E. 倡優─指擅長音樂歌舞的伶人，有 11 例，如：「丈夫相聚游戲，悲歌

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漢書•地理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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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下／趙地》）「旦狀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曆數術倡

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漢書•武五子列傳第三十三／燕刺王旦》）

此處的倡優或指歌舞或指專業伶人，可惜在當時社會地位不高。 

F. 庸─《漢書》中庸字詞條有 90 例，詞義雖多達八類但實際上與本小節

相關的僅有兩類，今略為舉例說明如下： 

1. 受雇為人勞作或以金錢雇傭人─如：「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

坐臧為盜。」（韋昭注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庸。」）

（《漢書•景帝劉啟本紀第五／後三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

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顏師古注

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漢書•昭帝劉弗本紀第

七／始元四年》）不論取庸或流庸，都是雇用勞工階層之意。 

2. 指地名、人名或國名─文例不少，如：「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

庸。」（應劭注曰：「春秋時庸國。」）（《漢書•武帝劉徹本紀第六／

元鼎元年》）「元朔二年，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漢書•諸侯王

表第二》）。 

3. 常也、平凡或平庸之人─如：「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

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漢書•刑法志第三／法》）「遷徙之徒也，

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頓之富。」（《漢書•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項籍》）此 2 例指平庸之人。 

4. 功也、功績─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顏師古注曰：

「庸，功也，言（挽）（換）功共作也。」）（《漢書•食貨志第四上／

食》）「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

咸出庸保之中。」（顏師古注曰：「庸，（賣）功庸也。」）（《漢書•高

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此 2 例中的庸都是指以功績相抵之義。 

5. 附屬、旁支─如：「而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漢書•地理志第八上》）

「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乃封為附庸，邑之於秦，今

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漢書•地理志第八下／上谷郡》）此 2 例都是

指附庸之國，與雇傭勞作完全無涉。 

6. 何也、用也─如：「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漢書•蒯伍江息夫列

傳第十五／息夫躬》）「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漢書•趙尹韓張

兩王列傳第四十六／王尊》）此 2 例中的庸字，前者為何也之義；後者

當用也解釋。 

7. 水鳥、犎牛─僅有 2 例，如：「交精旋目，煩鶩庸渠。」（郭璞注曰：

「煩鶩，鴨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腳，一名章渠。」顏師古注曰：

「庸渠，即今之水雞也。」）（《漢書•司馬相如列傳第二十七上／子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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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其獸則庸旄貘犛，沉牛麈麋。」（郭璞注曰：「庸牛，領有肉堆。」

顏師古注曰：「庸牛即今之犎牛也。」）（《漢書•司馬相如列傳第二十

七上／子虛賦》）此 2 例中的庸顯然指禽鳥牛獸類。 

8. 微小貌─僅有一例，如：「書曰：『毋若火，始庸庸。』」（顏師古注

曰：「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此義與

傭作無關。 

 從庸字的八類詞義觀之，真正具有貶義的只有受雇傭勞作的工人以及評

斷他人為平庸之材者，方與人的階級或能力相關，但非詈罵語。 

G. 庸人／庸奴─指平凡、無能或地位低下者，有 6 例，如：「嘗亡命遊外

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顏師古注曰：「言不恃賴其夫，視

之若庸奴。」）（《漢書•張耳陳餘列傳第二》）此例中的庸奴，也是指如

奴僕之意，有貶義，但亦非詈罵語。再如：「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

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何其盛也！」（《漢

書•張陳王周列傳第十／周勃子亞夫》）此例的庸人意指平凡人，對周勃

為布衣平民時的身份頗有貶義。 

H. 贅子─賣子與人作奴婢之謂，僅有一例，如：「間者，數年歲比不登，

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如淳注

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顏

師古注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耳。」）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列傳第三十四上／嚴助》）贅子一詞

在淮南當地地位等同於奴婢，指地位低下之人。 

綜觀以上八種詞語來看，雖然多數有貶低他人之意，尚非詈語，但以高祖

罵諸侯群臣如奴之例來看，這類詞語的確是可以用來罵人的。 

（五）以動物類或物品詞語來罵人 

《漢書》中可能以動物類或物品詞語來蔑稱人或罵人的有「豺虎」（有

2 例）、「豺狼」（有 5 例）、「虎狼或狼虎」（有 7 例）、「獠」（有 2 例）、「畜

產」（有 30 例）、「鴟鴞（梟）」（有 3 例）、「狗（犬）彘」（有 5 例）、「犬馬」

（有 13 例）、「鼠」（有 50 例）、「蟲豸」（有 1 例）、「禽獸」（有 39 例）、「人

面獸心」（有 1 例）、「凡物」（有 1 例）、「朽木」（有 1 例）、「糞土」（有 3

例）、「人頭」（有 2 例）等 16 個詞語，至於「蜘蛛」則不見於正文，僅出

現在注釋中。今分列如下： 

A. 豺虎─以豺虎的兇狠來喻人，如：「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漢書•武五子列傳第三十三／戾太子據》）「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耳

（諫）（謀）甘公，作漢藩輔。」（《漢書•列傳敘傳第七十下》）以上二

文例皆以豺虎來比喻人的狠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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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豺狼─有兩種詞義，今列舉如下： 

1. 指真正的豺狼動物─僅有 1 例，如：「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

羊。」（《漢書•司馬相如列傳第二十七上／子虛賦》）。 

2. 以豺狼比喻人性之兇惡狠絕─如：「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漢書•

刑法志第三／法》）；「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上干王法，

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漢書•趙尹韓張

兩王列傳第四十六／王尊》）此 3 例以豺狼喻人陰狠殘暴，已帶有罵意。 

C. 虎狼或狼虎─詞義有二，列舉如下： 

1. 指真的動物虎狼─僅有 1 例，如：「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

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漢書•東

方朔列傳第三十五》）。 

2. 以虎狼來比喻人的兇狠野心─有 6 例，如：「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

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漢書•賈鄒枚路列傳第二十一／

賈山》）「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

軌……。」（《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十六／王尊》）「皇后自知

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

怨，海內之讎也……。」（《漢書•外戚列傳第六十七下／孝成趙皇后》）

可見在《漢書》裡，當使用虎狼或狼虎這個詞語時，已多用來指稱人

的狠毒與野心，而不用在原本的動物身上了，已具有罵意。 

D. 獠─宵獵，如：「於是乃群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金隄……。」

（《漢書•司馬相如列傳第二十七上／子虛賦》）「將息獠者，擊靈鼓，起

熢燧，車案行……。」（《漢書•司馬相如列傳第二十七上／子虛賦》）獠

在《漢書》中僅出現 2 例，2 例都見於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中，主要描

述宵獵的場面，雖與捕獵獸物有關，但不直接指稱某一種動物，也與詈

罵語完全無涉。 

E. 畜產─詞義有二，今說明如下： 

1. 指動物牲畜等財產─有 29 例，如：「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

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列傳第三十九

／趙充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

產，烏孫不敢追……。」（《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列傳第四十／陳湯》）。 

2. 指飼養培育─僅有 1 例，如：「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

之。」（《漢書•薛宣朱博列傳第五十三／薛宣》）從畜產二義觀之，並

非詈罵語。值得注意的是，「畜產」一詞在《史記》、《漢書》中雖不為

詈語，但「畜鳴」一詞則不然，如：「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

復作阿房，以遂前策。……。」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

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按（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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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許又反。言胡亥人身有頭面，口能言語，不辨好惡，若六畜之

鳴。」此處以痛心疾首的態度責罵胡亥空有人身卻如同牲畜般鳴叫，

具有強烈的譴責、輕視之意。其中評論者的「痛哉言乎」顯現出鮮活

具體的罵意與罵態，而所使用的「人頭畜鳴」則具有侮辱性質的罵語，

因此屬於詈罵語範圍。 

F. 鴟鴞或鴟梟─禽鳥類，古人視為怪鳥，如：「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

（顏師古注曰：「鴟，鴟鵂，怪鳥也。鴞，惡聲之鳥也。」）（《漢書•賈

誼列傳第十八／離騷賦》）「今鳳皇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鴟梟群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顏師古注曰：「梟，不祥之鳥也。

鴟，蓋今所謂角鴟也。梟，土梟也。」）（《漢書•郊祀志第五上》）「子乃

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漢書•揚雄列傳第

五十七下／解嘲》）古人認為鴟梟是不祥的怪鳥，且常將之與鳳凰對舉，

揚雄更拿來比擬人，然並未拿來當成詈罵語使用。 

G. 狗彘或犬彘─此詞語有二義，今列舉如下： 

1. 指犬與豬─如：「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漢書•食

貨志第四上／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書•

食貨志第四上／食》）。 

2. 比喻人的行為惡劣或品性卑劣，如狗彘一般─如：「故黥劓而髠鉗者

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漢書•王貢兩龔

鮑列傳第四十二／貢禹》）「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

而抗節致忠……。」（《漢書•賈誼列傳第十八／服鳥賦》）此處批評人

的行為如狗彘一般，帶有嚴厲譴責之意，明顯具有罵意。另外，個人

也檢索了「狗子」一詞看是否有罵意，但此詞語不見於正文，僅出現

在韋昭的注釋中，非詈罵語。 

H. 犬馬─有兩種詞義，今分列如下： 

1. 指犬和馬─如：「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漢書•貨殖列

傳第六十一》）「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漢書•王莽列傳

第六十九中》） 

2. 臣子自稱─如：「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漢書•

蒯伍江息夫列傳第十五／息夫躬》）「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

犬馬自為也。」由這兩種詞義觀之，不論是指犬和馬或是稱臣子，皆

無罵意。另外，個人也檢索了「死犬」一詞看是否有罵意，但此詞語

也僅見於注釋中，不見於正文，非詈罵語。 

I. 鼠─雖有三類詞義，但主要還是以指老鼠居多，今列舉如下： 

1. 指老鼠─多達 39 例，如：「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

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漢書•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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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羞／鼠妖》）「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顏師古曰：「鼷，

小鼠。」）（《漢書•景十三王列傳第二十三／中山靖王勝》） 

2. 以鼠喻指小人、奸臣─如：「此特群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

郡守尉（令）（今）捕誅，何足憂？」（顏師古注曰：「如鼠之竊，如狗

之盜。」）（《漢書•酈陸朱劉叔孫列傳第十三／叔孫通》）「信父故東平

王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後雲竟坐大逆誅死。」

（顏師古曰：「鉅，大也。莽誣雲呼其父曰鉅鼠也。」）（《漢書•翟方

進列傳第五十四／子義》）此處以「鼠竊」、「鉅鼠」來罵不孝無義之輩，

具有罵意。 

3. 地名、山名─如：「漆、沮既從，酆水逌同。荊、岐既旅，終南、惇

物，至于鳥鼠。」（顏師古曰：「終南、惇物二山皆在武功。鳥鼠山在

隴西首陽西南。自終南西出至于鳥鼠也。」）（《漢書•地理志第八上》）

「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酆……。」（《漢書•地理志第八上》）可見

鳥鼠為地理名稱。 

 綜觀三類鼠義，第二類以鉅鼠罵不孝不謹之人，又以鼠竊比喻奸滑之徒，

為詈語無疑。 

J. 蟲豸─原義為小蟲的通稱，僅有 1 例，如：「蟲豸之類為之孽。孽則牙

孽矣。」（《漢書•五行志第七中之上／貌羞》）意指蟲豸之類易致災害禍

端，蟲豸一詞後來雖可當詈語使用，用來比喻下賤者，但此例無罵意。 

K. 禽獸─有兩種詞義，今分列如下： 

1. 指獸類─例子頗多，如：「乙未，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

非禮，不宜以葬。』奏可。」（《漢書•成帝劉驁本紀第十》）「其末入

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漢書•食貨志第四下／貨》） 

2. 指人如禽獸般─如：「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漢

書•荊燕吳列傳第五／燕王劉澤》）「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

上古未能攝。」（《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列傳第三十四下／

終軍》）「孝景六年，王定國嗣，二十四年，坐禽獸行，自殺。」（《漢

書•諸侯王表第二》）此 3 例中的禽獸帶有批判、譴責甚或詈罵意，是

詈罵語。 

L. 人面獸心─指異族之人不懂人倫禮節，僅有 1 例，如：「夷狄之人貪而

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漢書•匈奴列傳第六十四下》）此詞直

指匈奴貪利、不講人倫，簡直是禽獸，為詈罵語。 

M.凡物─為一不確指之詞義，如：「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

為災。』說曰：『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

夏之伏陰也。』」（《漢書•五行志第七中之下／聽羞／雨雹》）在此文例

中的凡物是指雨雹等天氣異象，非詈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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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朽木─指腐朽之木，僅有 1 例，如：「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

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漢書•董仲舒列傳第二十六》）此文例引用

孔子的朽木糞牆，有罵意。 

以朽木來罵人是極經典也罕見之例，即使到了現代漢語也常被使用。值得

注意的是，人們在選擇使用詈罵語時，似乎很少會以植物類詞語來罵人，

不僅秦漢時期如此，即使到了元明階段的《水滸傳》，整部小說中植物類的

詈罵語也僅有「好個囫圇竹的長老」1 例（劉佩佩 2011：41），可說少之又

少。這可能與植物固著性強，不像動物能移動飛躍，較能展現出不同面向

的生物特性，屬性特質上也更接近人類有關（宋韻珊 2017）。 

O. 糞土─有三種詞義，每類皆各僅 1 例： 

1. 指如穢土般─如：「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

也。』」（《漢書•董仲舒列傳第二十六》）。 

2. 形容惡劣的環境─如：「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

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漢書•司馬遷列傳第三

十二》）。 

3.以鄙賤低劣的事物來喻人─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

隆指……。」（《漢書•東方朔列傳第三十五》）相較於《史記》，《漢書》

中的糞土一詞詞義已有所擴展延伸，而不僅用來指稱穢土一義了。但

就糞土之牆此例來說，是屬於詈語。 

P. 人頭─指人的頭或人頭形狀，僅有 2 例，如：「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

頭，眉目須皆具，亡髮耳。」（《漢書•五行志第七中之下／視羞／草妖》）

「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為人頭。」（《漢書•西域列傳第六十六上／烏弋

山離國》）人頭一詞也非詈語。 

在以上十六個詞語中，真正帶有罵意的詞語有豺狼、虎狼、畜產畜鳴、

狗彘、鉅鼠、禽獸、人面獸心、朽木、糞土等詞，而且這些詞語還得視語

境或說話者本身是否帶有罵意而定，如狗彘和鼠二詞可以是中性詞也可變

詈語。值得注意的是，以植物來罵人歷來少見，《漢書》同《史記》一般，

也僅朽木一詞而已。 

（六）其他 

A. 鬼─《漢書》中鬼字詞義有五類： 

1. 鬼薪─取薪給宗廟曰鬼薪，如：「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

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漢書•惠帝劉盈本紀第二》）

「孝文五年，侯辟彊嗣，有罪，為鬼薪。」可見鬼薪是刑法的一種，

負責看守宗廟薪火。 



《漢書》中的詈罵語研究 167 

 

2. 鬼神─鬼與神的合稱，文例多達 50 個，如：「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漢書•律曆志第一上／權衡》）「敷華

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顏師古注曰：「百鬼，百

神也。」）（《漢書•禮樂志第二／樂／郊祀歌／朱明四鄒子樂》）「時諸

侯莫朝周，萇弘乃明鬼神事。」（《漢書•郊祀志第五上》）這些文例中

的鬼神顯然包括鬼與神二者，不相區分。 

3. 當人名、國名或地名─如「鬼臾區」、「鬼侯」（《漢書•古今人表第

八》）；「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顏師古注曰：

「鬼方，絕遠之地，一曰國名。」）（《漢書•五行志第七中之下／視羞／

草妖》）此類詞義完全與鬼無關。 

4. 指鬼、鬼道或鬼星─例子多達 43 條，如：「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

次，熒惑亦貫輿鬼。」（《漢書•天文志第六》）「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

及竈鬼之貌云」、「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漢書•郊祀志第五上》），其

中輿鬼是星宿，竈鬼和鬼道則與鬼相關，但無罵意。 

5. 惡鬼─指邪惡之鬼，僅有 1 例，如：「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

車辟惡鬼。」（《漢書•郊祀志第五上》）此例無罵意。 

 綜上五類與鬼相關之詞語意義來看，或專指鬼，或鬼神合稱，或指稱人

名、地名、國名、星宿名等，即使是最嚴厲的惡鬼一詞，也無詈罵意，

因此不算詈罵語。值得注意的是，鬼類詞在漢代或許尚未用來罵人，但

因其具有超自然或邪惡陰暗本質，演變至後來卻反而多可當罵語使用。 

B. 痴（癡）─指變成狂癡之人，僅有 1 例，如：「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

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漢書•韋賢列傳第四

十三／子玄》）此例中的狂癡並非用來罵人，也非詈罵語。 

以上兩種詞語中的鬼一詞，在現代雖常被用來罵人，但在《漢書》裡卻尚

未轉化成詈語，因此只能視為詈語的備用材料。 

四、《漢書》中詈罵語的語用目的與社會文化 

在詈罵語的使用中，直接以斥責謾罵來宣洩情緒與攻擊他人是最常見

的，除此之外，若能以語言達到侮辱、鄙視、諷刺、詛咒等功效或目的的，

也同樣具有詈罵語的語用功能。而罵人除了可移除內心不快的情緒外，罵

詞的使用更足以反映當時的社會文化面向，因此本小節將分別就詈罵語所

展現的語用目的和社會文化兩方面來論述。 



168 第十一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一）《漢書》詈罵語的語用目的 

1.斥責、謾罵 

A. 斥責：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欲立

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

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趨銷印。」（《漢書•

高帝劉邦本紀第一上／三年》） 

B. 責備： 

「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

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

扈輒曰：『王使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

梁王不聽，稱病。」（《漢書•韓彭英盧吳列傳第四／彭越》） 

C. 謾罵： 

「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

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

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

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

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

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漢書•張陳王周列傳第十／周勃》） 

D. 斥責、詈罵： 

「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

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并殺樅公，

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書•高帝劉邦本紀第一上／三年》） 

A.是高祖罵酈食其為豎儒，差點兒壞了國家大事，其中描述高祖「輟食吐

哺，罵曰豎儒」的情態，可謂罵意、罵語、罵態三者兼具，極為生動。B.

也是高祖責備梁王不協助出兵攻打陳豨，從「高帝怒，使人讓梁王」顯示

出高祖的譴責之意。C.是周亞夫因為兒子私購兵器被家中奴僕舉發，認為

有謀逆之嫌而受到牽連究責，此段文字顯示出廷尉與皇上對亞夫的斥罵與

責備。D.是項羽生擒周苛後，原本希望周苛投誠，為己所用，但反被周苛

罵說汝非漢王之敵，結果激怒項羽而被烹殺。以上四則文例頗能體現出斥

責詈罵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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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侮辱、詛咒 

A. 侮辱： 

「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

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譙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漢書•韓彭英盧吳列傳

第四／黥布》） 

B. 謾罵、侮辱：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

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酈生

曰：『緩頰往說之。』酈生（至）（往），豹謝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吾不忍復見也。』」（《漢書•魏豹田儋韓王信列傳第三／魏豹》） 

C. 侮辱：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

師……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

下為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

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

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

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

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

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

陽醉逿墬。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

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

士。」（《漢書•儒林列傳第五十八／王式》） 

D. 詛咒： 

「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

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

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

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

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

解，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列

傳第六十五／西南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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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是指項羽為攻打田榮與漢軍，兩度希望黥布出兵協助，但被黥布稱病婉

拒，項王一怒之下「數使使者譙讓召布」，此處的「譙讓」二字很形象的呈

現出項王的斥責羞辱。B.則是魏豹向酈生表明漢王罵群臣如奴才般羞辱

人，令人無法忍受，詈罵意味明顯。C.是王式因參加宴會被當眾羞辱而稱

病歸家。D.提到夜郎王為了對抗漢軍，「刻木像漢吏，立道旁射之」。這是

利用巫術中把木偶象徵對方，視為替身，透過巫術以及殘害木像的行為，

以達到、致死對方的目的。 

3.鄙視、批評 

A. 鄙視： 

「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

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

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

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

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詔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

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

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

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漢書•匈奴列傳第六十四下》） 

B. 批評：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

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

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

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

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

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

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漢書•王貢兩龔鮑列傳第四

十二／鮑宣》） 

C. 批評： 

「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

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

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

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

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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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

（《漢書•賈誼列傳第十八／服鳥賦》） 

D. 批評： 

「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

吏民抵罪者浸眾。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

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

官。」（《漢書•王莽列傳第六十九下》） 

A.是對匈奴異族民情風俗與漢族不同，因不守人倫禮節與約誓而被鄙視。

B.是批評皇上不體恤民間疾苦，反而寵幸外親佞臣，放任他們搜刮民脂民

膏以致富，痛心疾首之情溢於言表。C.是對於臣子若犯了不廉、坐汙穢淫

亂、坐罷軟不勝任等罪名時文過飾非的批評。D.是王莽推行「六筦」之令，

對酒、鹽、鐵、鑄錢、名山大澤、五均賒貸等六類與民生物資或經濟活動

進行管制，本意原是為了民生著想，卻引發社會動盪，結果馮常因勸諫而

惹怒王莽被免官。 

4.諷刺、嘲笑 

A. 諷刺： 

「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

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

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自）（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

皆此類也。」（《漢書•張湯列傳第二十九／子安世》） 

B. 嘲弄、鄙視： 

「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

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胏）

（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當是。』如此，上必多君

有讓，不廢君。」（《漢書•竇田灌韓列傳第二十二／灌夫》） 

C. 諷刺： 

「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

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

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

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列傳

第四十六／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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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諷刺、嘲弄： 

「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烏）（惡）有所

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

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

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

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漢書•王貢兩龔鮑列傳第四十二／貢

禹》） 

A.是諷刺張安世為隱人過失反而誣告奴婢的情形。B.描述武安侯田蚡罵竇嬰

為老禿翁，且行事如鼠般膽怯、猶豫不決，有鄙視、批評之意。C.是以〈相

鼠〉之詩諷刺東平王因驕奢不守法度，以至於連累及前任傅相。D.是嘲諷

漢代的婚姻制度，因女性地位低落，世家大族往往妻妾成群，導致社會上

多無法婚配的曠男怨女。 

以上四種不同的語用功能型態，或是藉由直接宣之於口的謾罵，或是

透過情境顯示批評、諷刺以及鄙視等目的，呈顯出詈罵語直接與間接使用

的多面性。 

（二）《漢書》詈罵語所呈顯的社會文化面向 

1.從華夷之別到地域觀念的建立 

《漢書》中對於域外異族的稱呼相當多，如：「奉世曰：『羌虜近在竟

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率師討之。』」（《漢書•馮奉世列

傳第四十九》）除了以蠻夷、胡虜、羌虜、夷狄、匈奴等充滿貶義詞的蔑稱

來指稱異族外，甚至以人面獸心來形容胡人的不懂禮節，如「是以春秋內

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

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

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

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詔寇。」（《漢書•

匈奴列傳第六十四下》）這樣的文字敘述除了斥辱匈奴人貪而好利、不守約

誓外，其實也記錄了這個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與風俗文化。 

同樣的，不僅域外異族，即使在中國境內只要位居偏遠之地的，也難

逃被冠上夷狄蠻夷的稱號，此由「秦、楚、吳、粵，夷狄也，為彊伯」（《漢

書•天文志第六》），原指異族的夷狄也可貶稱中國南方與西北偏僻地區的

居民可證。這樣的記載說明了秦漢時期所謂中原的政治中心概念其實範圍

相當狹隘，當時存在著大地理區劃下又細分為州縣鄉里等地方鄉邑，劉增

貴（2005：126）即指出：「《史記•貨殖列傳》以戰國的地域區劃代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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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風俗特色，如其敘邯鄲云：『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

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敘齊地，『齊帶山海，……其俗寬緩闊

達……』其餘論楚、越、鄒、魯、梁、宋之地，無不因其舊俗。」劉氏也

提到《史記》的這種區劃方式，為班固所承襲，「《漢書•地理志》對地理

的描寫採取三種方式：第一是敘述山川形勢，這是以禹貢九州的分劃為架

構，綴以漢之十三州。第二是敘述行政區劃及沿革，以漢代郡縣為單位。

第三是敘述各地民情風俗及物產，採取春秋戰國之舊名，益以關東、關中、

江南等大地域區劃。」確實，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班固在〈地理志下〉也

同意：「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

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漢承百年之末，

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

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位在關東、關西的主要政治中心依舊存有中央與

地方的城鄉偏見，但由班固的記載，已可看出相當重視對於大區域區劃下

各州郡不同文化習俗民性的描述，如：「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

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

以射獵為先。」因西北人多具基本防身射獵能力，又屢出名將，「故此數郡，

民俗質木，不恥寇盜。」（《漢書•地理志》）「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

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民食稻魚，

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阨。景、武間，文翁為蜀守，

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

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跡。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

文章冠天下。」（《漢書•地理志》）西南的巴蜀則相反，出了不少為後世追

慕的知名文人；「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

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信巫鬼，重淫祀。」（《漢

書•地理志》）楚地的天然環境與重祭祀、崇鬼神的民間信仰，造就屈原《楚

辭》也是有跡可尋的。 

從先秦時期原本從華夷敵我之分出發的邦國意識，並由此衍生出罵人

蠻夷、人面獸心等詈詞的華夷之辨，到兩漢漸次發展出區域認同的鄉里聚

落同鄉意識，「一方面反映了一統帝國形式之下根深蒂固的地域觀念，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行政區劃對地域觀念的凝塑作用。」（劉增貴 2005：131）有

趣的是，原本用來指稱外族蠻戎之稱的詞語，也同時轉嫁至指稱生活在邦

國內偏僻區域之人的貶稱。儘管兩漢以及兩漢以後，漢民族對於華夷之分、

種族意識的堅持歷久不衰，但邦國意識與同鄉意識兩條軌道卻並行不悖。

在地方意識的抬頭下，漢末衍生的地方割據或是地方人士各自標榜以本地

人物自豪的現象，都與地域認同脫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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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豪富的橫行與擴張 

在《漢書》中出現頗多顯示地方富豪惡霸相關的詞語，如大豪、豪猾、

豪黨、豪富、豪強等，可見當時地方富豪不僅財力雄厚，更勾結官府恣意

妄為，成為朝廷頭痛的對象，也因此在班固筆下，對這類惡霸多是負評貶

斥居多。如：「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治。」（《漢書•

酷吏列傳第六十／郅都》）「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

（《漢書•食貨志第四上／食》）「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

豪猾，攻剽為姦，吏不能禁。」（《漢書•蒯伍江息夫列傳第十五／江充》）

「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

亡也。」（《漢書•王貢兩龔鮑列傳第四十二／鮑宣》）等等，這些記載說明

了上自宗室貴族，下至地方宗族，都倚仗權勢，橫行不法，他們貪得無厭，

不斷蠶食百姓，是導致民不聊生的七大原因之一。然而官府或是不敢得罪

或是制裁無效，使得相互勾連的豪門鉅富成為另一種型態的地方惡勢力。 

不過，也因為這些豪富太過強橫，終於引來朝廷官府的強力掃蕩，「成

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起

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

程作司空，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鈦，衣服不如法，輒加罪

笞。」（《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列傳第三十六／陳萬年子咸》）陳咸以

強勢掃蕩搭配刑罰來整飭那些豪猾大姓；「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

家。……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

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漢書•酷吏列傳第六十／王溫舒》）

王溫舒也對豪猾採取沒收家產、以刑處死的強勢作風，但因殺戮過重，惹

來「好殺行威不愛人」的評價。「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

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

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

十六／尹翁歸》）而尹翁歸將郯許仲孫行刑於市、殺雞儆猴的結果，終於震

懾這些豪猾，暫時收斂，不敢犯禁。 

其實，這些豪富也並非一無可取或盡是姦猾者，他們有時也會配合國

家政令予以協助，如：「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

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

關以西……。」「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

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漢書•

食貨志第四下／貨》）在國家財政困難時，配合天子要求貸款給百姓以渡難

關；豪富卜式甚至主動捐輸款項給縣府，幫助民眾，而天子為鼓勵此種風

氣，還賞賜卜式官爵。這種種跡象顯示，這些豪猾巨富怪物的衍生既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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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濟條件的配合，又有政府制度的缺漏與放任。而「豪富」一詞秦代已

有，歷經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土豪」、「豪右」，唐末五代的「市井凶豪」，

宋代的「豪橫」、「豪霸」、「豪紳」、「大猾」等（郭英德、過常寶 1995：4-7），

說明土豪惡霸的形成源遠流長且歷代皆有，而由此衍生的負面形象與詞

語，便難免成為詈詞的一環了。 

3.神鬼巫術與民間信仰 

《漢書》中與鬼神相關的詞語有百條之多，其中不乏宮廷貴族對鬼神

的喜好或是民間百姓對神鬼的崇奉信仰，如漢成帝晚年頗好鬼神，加上沒

有繼嗣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

用甚多」（《漢書•郊祀志第五下》），成帝身為帝王卻願意為民間方術花費

甚多，一般偏鄉之民更是重敬鬼神，「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

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

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

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漢書•郊祀志第五下》）漢代時兩廣居民

不僅敬奉百鬼神明，還有專門的巫師以雞進行占卜，因此成為當地民間信

仰的一項特色。 

問題是當把某些巫術咒詛帶進宮廷中時，便可能引發政治災難，「是

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

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

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亂乃國王父

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

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

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

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

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

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漢書•蒯伍江

息夫列傳第十五／江充》）江充親身經歷了太子宮中的巫蠱事件，不僅牽連

甚廣，連民間都輾轉誣傳，一時為之動盪。蒲慕州（1995：137）認為：「巫

蠱事件的前因後果雖然遠超出單純迷信巫蠱的範圍，而主要是一場錯綜複

雜的政治鬥爭，但是由巫蠱之術在當時社會中由帝王至庶民均普遍信仰之

情況，可以讓我們對於所謂『通俗文化』的性質、範圍有更精確的瞭解。」

的確，不論是粵巫的雞卜或是漢武帝的巫蠱事件，都可見到官方與民間的

共有信仰。 

另外，對於西王母的重視與信仰也是漢代鬼神崇拜的一大特點，王莽

篡位時所作「大誥」中有「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陰精女王聖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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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配元生成，以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漢書•翟方進列傳第五

十五》）、漢哀帝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郡國，西

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漢

書•哀帝本紀第十一／建平四年》）。蒲慕州（1995：138-139）指出西王母

除了在官方宗教系統中受到一定的重視外，在當時民間信仰的勢力也很廣

大。同時，蒲氏也提到「漢代宗教的特點，也許就在於這種官方宗教系統

與民間信仰相互糾結的情況」、「正是因為官方宗教沒有解決個人內心的問

題，民間信仰才有其活動的空間」。依據蒲氏所言，便不難理解為何出現如

此多帝王與民間事鬼神、行占卜、求巫蠱方術的行為了。是以，鬼神一類

詞語在《漢書》中不論是出現次數之高或是對宗室民間的影響力之巨大，

都體現了當時雖尚非用來當做詈罵語，卻為後世衍生眾多與鬼相關詈罵語

（如死鬼、窮鬼、鬼怪等）孕育豐沛的溫床，也彰顯出漢代某一方面的社

會文化現象。 

4.漢代的奴婢地位與法規 

在《漢書》中屬於奴婢、庸、虜等詞語，有不少比例是顯現出當時奴

婢（或奴隸）的生活狀況與社會地位的低落，也因其屬於社會底層賤民，

因此高祖在罵諸侯群臣時，魏豹形容甚至如罵奴僕般，而罵「趙虜」一詞

也顯示出當時奴僕地位的低下。引人注意的是，一般人若犯法的話也可能

變成奴隸，如在〈刑法志〉中便提到各種刑罰與奴隸間的關係，「凡殺人者

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

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

皆不為奴。」（《漢書•刑法志第三／刑》）除非有官爵或年紀上的條件，否

則犯了法便需成為奴隸。 

即使不因犯罪，當租稅收入不足時，官府也會招募買賣奴婢並設置相

關法規，「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

於都內。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又興十餘萬築衛朔方，轉漕甚

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顏師古注曰：「庶人入奴婢則

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

為郎更增秩也。」）（《漢書•食貨志第四下／貨》）「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

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

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

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

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

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謷然，陷刑者眾。」（《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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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食貨志第四上／食》）原本在漢代的家庭制度中，蓄養奴婢為一普遍現

象，「奴婢一般作為財產被登入主人戶籍或資產簿」（趙沛 2006：39），奴婢

的一生便如貨物般可被買賣交易而無人身自由。然而，漢代奴婢之多，與

「自耕農經濟的不穩定性而帶來破產的普遍性」（趙沛 2006：39）相關，為

了怕影響國家財政，兩漢時期也曾多次限制田地與奴婢的買賣，一如〈食

貨志〉所載：「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到了後

來，王莽實施改革時，還把田地和奴婢視為兩項改革重點： 

「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

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

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

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

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

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書曰：

『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

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

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

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

于辜，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

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

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

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

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

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

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

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

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

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漢書•王莽列傳

第六十九中》） 

只是王莽雖有心改革，然而朝代壽命甚短，等到「光武代興，兼併之風復

熾」（戴振輝 1935：34），奴婢一樣面臨被交易買賣的命運，4雖然幸運者可

能得到「終身復」的權利，但始終處於被輕視的社會底層，也難怪為何會

產生如此多關於奴僕類詞語並被用來罵人了。 

 
4 漢代的奴婢可分為官奴和私奴，官奴多半是犯罪者及其家屬沒入官為奴者；民間蓄養的則

為私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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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文以《漢書》裡的詈罵語為主題，嘗試分析可能當作詈罵語的語義

類型與語用目的，經過分析整理後，發現《史記》與《漢書》中詈罵語的

種類與詞義頗為近似，確實如劉福根在《漢語詈詞研究─漢語詈罵小史》

（2008）中所言，認為先秦階段是「詈詞的濫觴」，而秦漢時期則是「詈詞

的發展」，詈詞真正的豐富與轉變要等到唐以後。因此相形之下，秦漢階段

出現的詈罵語數量較後來要少得多，許多原先以為可能是詈詞的，但檢索

分析後卻發覺並無罵意。若比較《史記》與《漢書》兩者的詈詞，《史記》

中屬於區別身分貴賤、辨明華夷與性別倫常的詞語較多，《漢書》則在此基

礎上可見到不少與鬼神、豪富之類的詞語。只是如王八蛋、不得好死、潑

婦等後來常用的詈罵語，不論在《史記》、《漢書》乃至於兩漢都尚未出現，

可見詞彙的使用與流通有其時代性與限制，不同時代的典籍文獻也承載了

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特色各異的詈罵語。是以，探索詈罵語除了是進行

語言系統的分析外，也同時是對社會文化層面的剖析與觀察。而如何客觀

評價詈罵語語義所指，以及如何客觀看待詈罵語所呈顯的正反面語用功能

與社會文化價值，則有待後續的研究與努力。 

 

徵引文獻 

專著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郭英德、過常寶：《中國古代的惡霸》（中國古代生活叢書），北京：商務印

書館，1995 年。 

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臺北：允晨文化，

1995 年。 

劉福根：《漢語詈詞研究─漢語詈罵小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江結寶：〈詈罵的構成與分類〉，《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第 19 卷第

1 期，2000 年。 



《漢書》中的詈罵語研究 179 

 

宋韻珊：〈一種特殊的語言文化現象─論《史記》的詈罵語〉，《第十屆漢

代文學與思想暨創系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

治大學中文系，2017 年。 

趙沛：〈試論兩漢的家內奴隸─兼談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認識問題〉，

《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第 21 卷第 1 期，2006 年，。 

戴振輝：〈兩漢奴隸制度〉，《食貨半月刊》第 1 卷第 7 期，1935 年。 

學位論文 

劉佩佩：《《水滸傳》詈罵語研究及其在華語文教學中的意義》，臺北：國立

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11 年。 

網站資料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參見：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瀏覽日期：2019 年 4 月 12 日。 


